
马国强，1952 年生于河南驻马店。现
为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中国国家画院研究
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画学
会会长，河南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河南
省美术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郑州美术学
院名誉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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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画家，如果缺乏深厚的诗文修养，
只知就画就画，则不免凡俗浅陋，充其量不过是
匠人之作。

别认为用水墨作画就一定高雅，倘若画家
的情趣格调不高，就是用水墨作画，仍使人感到
俗不可耐。

“人品不高，落墨无法”，首先为人要作风正
派、道德高尚、品质优良，然后艺事才能有成就。

在我们中国，画界人多得不可胜数，而最
终成功者能有几人？天资不足，可能是一个
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勤能补拙。画家
一生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不走正道而误
入歧途。

古人说写文章要有感而发，我们画画也要
有感而发，自己都不感动，怎么能感动别人？

自然界的花花草草都是在竞争中才生存
下来的，所以生命力特别强，特别有生气。我
们画花卉就要表现这种生气、野趣，要“天然去
雕饰”。过去有些画家画花卉，都是宫廷花园
里的花卉，人工气太重，没有一点活气。所以

深入生活，行万里路，对花鸟画家也同样是十
分重要的。

做人不可得意忘形，画画却要得意忘形。
忘形不是不要形，而是在深厚基本功的基础上，
形随意出，形在意。没有形，意也无从表达。功
夫未实，狂涂滥抹，自鸣得意，这是自欺欺人。

艺术最忌雷同。我这个人就喜欢求变。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不变不动，就会僵化，就
没有生命力。有变化才能出神奇。特别是你
们年轻人，艺术上不要过早定型，即使有点成
果，也切不可当作包袱背起来，舍不得丢掉。
满足于一得之功是没有出息的，要不怕大起大
落，要敢于大破大立。有所得必有所失，只有
舍得失去，才会有大的收获。

能画不难，由能而精实在难，由精而有我更
难。有我就是有作者的真面目；有真面目，即一
点一拂，自具独特的作风。

作画贵有意境，如同作诗之贵有意境，想非
凡人所想，别出心裁。作画也能以无法为法，求
不似之似，立意奇险，巧夺天工，方得一“高”

字。一幅画的意境不是自然天成的，必须通过
气韵、笔墨、布局等的艺术加工才能显示出来。

作画落笔要凶，以求大局的气势，不可抖
抖索索，犹豫胆怯，似是而非。但这种“凶”不
是胡作妄为，而是意在笔先，“胸有成竹”。今
人作画用笔注重力的表现，然而力贵含蓄，戒
浮露及粗暴之气，否则虽有力亦觉霸气横行，
这是不可取的。

画如一气呵成，自然能够精神饱满，全局得
势，而妙趣横生于纸上。但是作画光讲气势还
不行，写意画不是不要形象，而是要高度概括提
炼，用极其简练的笔墨表现对象的形神。特别
是对象结构的关键部分，决不能马虎。

大胆落笔不容易，细心收拾更不容易，真正
的功夫就体现在收拾上，收拾的过程就是深入
的过程。只能画一个大效果，深入不下去，就是
收拾的功夫不到家。

中国画主要以线造型，称线为笔。一根线
可以产生抑、扬、顿、挫，一波三折等变化，又可
产生徐、疾、轻、重、厚、薄、刚、柔、拙、巧等感
觉。这是中国画用笔的特殊功能。用笔的道
理，务去疲软而尚挺拔，除锐滞而贵松俊，绝浮
滑而致沉着。譬如画一线，未落笔时，应如飞鸟
投林，凭空作势；既落笔，则如云程发轫，从容而
有力；中间部分，尤须挺腕力行，气不可断；收笔
处更应藏锋得势，不可轻佻。作画能如此下功
夫，自然笔到意随，运合法度了。否则，笔着纸
上，力轻见浮，力重则钝，疾运则滑，徐运则滞，
偏用则薄，正用则板，诸病丛生了。笔既下灵，
以求象物，纵得形似，而神韵索然。笔的操纵虽
在手，而雅俗实发于心，古人作画，意在笔先。
心使之而腕运之，所以下笔有神，没有一笔不是
从心坎中流出，自然能够笔为我用，而笔笔有我
了。所以学画的人，想谈用笔，尤其须注意文学
诗书金石的修养之功，以求深造！

花卉的笔墨，常因气候而异。画春花，要得
滋润含露之意，故宜用湿笔；画秋冬之花，要得
其傲霜之态，故以燥笔为之。凡画花卉，要得其
迎风、带雨、含露之意态。

作画的笔分硬性与软性两种。硬性的笔如
狼毫、紫毫、山马毫等，用它易显笔墨苍老，但能
出赤筋露骨；软性的笔如羊毫、兔毫、鸡毛等，使
用它，风韵固佳，却易失之于嫩。然而功夫到
时，自能笔为我用而不为笔使。用硬性笔，亦觉
其刚健含婀娜，脱尽霸气；用软性笔，亦觉温文
而有骨，如绵里藏针。所以老嫩之分在于笔，亦

在于作者能否活用。
双钩以练笔，没骨以练墨，然而双钩也须有

墨，没骨也须见笔，如此，方为好手。
用墨能浓而不滞，淡而不薄，干而不浮，湿

而不滥，黑而不浊，这都有关于用笔。力透纸
背，虽淡也厚；笔笔见笔，虽浓亦活；笔浑虽瘦而
见肉，笔劲虽肥而有骨；笔无停机，黑处也自见
元气磅礴。所以笔不碍墨，墨不碍笔，笔笔与墨
会，而后能相生相发。用墨难，用色更难。用墨
不当，稍微有点涉俗，似乎不伤大雅。用色不
当，则如村女涂脂，恶赖立见。用色以有新趣、
得粹美、能深厚为上，有新趣则不落常套，得粹
美则无烟火气，能深厚则色相庄严。

布局，就是构图创稿法，凭作者的思想随意
布置通幅的局势。画家称它为章法，为画前第
一关。当濡墨吮笔时，须胸有成竹，先定气势，
次分间架，次布疏密，次别浓淡，转换敲击，东呼
西应，面面俱到，自然水到渠成、随笔涂写。没
有瞻前顾后的毛病，而有掉臂游行的乐趣，无疑
这可以成为好画。

布局总以灵气往来不窒塞为贵。主要方法
不外乎宾主、虚实、疏密、开合诸理路罢了。宾
主之位明，则层次分，虽乱头粗服中，也自有条
理。虚实二字，尤其为布局所应当注意的，大约
左虚右实，右虚左实，为布局的不二法门。虚是
难画的，实景清，而虚景自现。虚景就是无画
处，实景就是有画处，虚实相生，则通幅皆灵，无
画处也成妙景了。疏密是画的散聚法，当散不
散则气窒，当聚不聚则神靡。古人说：“疏可走
马，密不通风。”这是说局部的布置。至于画的
开合，犹如行文的起始，最有关于全局，要以取
势为主，放得出，还要收得住，往来顺逆之间，就
是开合的所在。生发处是开，一面生发，就考虑
一面收拾，自然可以结构严密，而无散漫的毛
病，收拾处是合，一面收拾，又思一面生发，则时
时留余意，而处处有神了。

凡画欲简，先要求其繁，能繁而不乱，才能
简而不空。花鸟画取材，尤贵简而不繁，简则用
志不纷，专心于神，一种孤高拔俗的格趣，自然
能够显现于纸上，使观者也能够比较容易心领
神会，而感到醒目而气爽了。

画面紧的，题款宜松；画面松的，题款应
紧。题款起着调和互补作用。切忌题在画眼及
画面出气的地方，以免阻塞不畅。

画上的印章，也为款后所当经营的，如果篆
刻精雅，印色鲜洁，地位得当，也足为画增色。

画面上只落了作者的名字，用一方印就够了。
如桌有长题，可用两方；小的在上，大的在下。
朱文在上，白文在下为相称。南印的距离不可
太近，近则局促不畅。款有姓，则用名印，款无
姓，则用姓名印，以免重复。印有所谓闲章的，
用于款题之首，谓之引首章；压在画之下角者，
谓之压角章。压角章现在很盛行，它的印文有
的用斋、堂、馆、阁，或取闲散别号，或用古书成
语，以及诗词断句。关于篆刻的粗细及用印的
位置，则须看画而定，写意画篆刻宜粗放，工笔
画篆刻宜细巧。

文/吴茀之（摘自《吴茀之论画理与画法》）

吴茀之谈艺录

范宽，原名中正，字中立；陕
西华原人。因为性情宽缓，不拘
世故，所以诨名为“宽”。常往来
长安洛阳间，是北宋前期的山水
画名家。

他最初曾经模仿李成的画
法，后来自己叹息说：前人的画
法，是从物象上直接画下来的，我
与其模仿古人，何如直接描写大
自然！因此便跑到终南山里住
下，虽雪寒、月夜，都不能停止他
观察自然、体验生活的活动。

宋人论到他的作品，说他不
但能写山水的面貌，而且是“善于
与山水传神”。又说李成的画“近
视如千里之远”；范宽的画“远望
不离坐外”。因为山水画遥远的
距离固然难于表现；而那山川雄
伟气势的“逼人”，也是很难表现
的。我们从范宽的《溪山行旅图》

《雪山图》和《临流独坐图》里，都
可以看到这位大艺术家是怎样表
现了关中一带的山川特点，怎样
地为山水“传神”。

至于范宽的《临流独坐图》，不但写了突
出的、坚实的山石, 还更写了深邃的、虚空的
溪谷和云气。这画比起《溪山行旅图》来, 由
于描写对象的不同，笔墨、构图和全部风格上
都有一定的差别。使我们从这里认识到现实
主义的艺术家是怎样用恰当的形式来表达不
同的内容；也认识到范宽由于“师自然”所得
到的艺术成就。 （文/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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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界看来，马国强水墨人物画的最大特
点是以速写、书意入画。正如他自己在《砚边自

语》中所言：“造型能力是检验中国人物画家水
平的第一把尺子，这种能力的获得只有一条路：
速写。这真是一条最便当、最简单，又是最有效
的路子。速写是我的必修课。早先是为了记录
生活感受，准备创作素材，同时也为了造型训练
……如今回头来看，水墨画创作上若有些许进
步，还是得益于斯。”

对于速写，马国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
认为，速写作为一种艺术创造，本身也是独立观
察与思考的表现方式。在造型艺术乃至整个视
觉艺术学科体系中，怎么强调速写的重要性都
不为过。他时常对学习美术的青年人讲：“无论
你是否有缘遇到名师点化，是否有缘进入八大
美院抑或其他高校院系，只要给你一支笔一个
本子，到生活中去，就等于给你指出了一条通向
成功的阳关大道。”几十年来，马国强不管走到
哪儿，都随身带着速写本。“没事就画，坐车累
了，可以掏出本子画；办公累了，掏出本子画；就
连开会累了，也对着自己的手画，领导也看不出
来你在干啥。这些年，从帕米尔高原到南疆海
域，从工厂矿区到乡村集市，我都走到了，走到
哪画到哪。”

马国强参加的多次采风创作活动中，他总
是一到目的地、把行李放置妥当，就掏出速写
本，率先画起来。一线一描、一勾一挑，坚持不

懈、雷打不动。就这样，五十多年来，马国强以
大量的速写作“底料”，在工作生活中，见缝插
针、滴水穿石般地淬炼了腕下深湛的写实造型
功力，在此基础之上，对水墨设色、书法线条等
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创新。他的创作上承陈老
莲、任伯年，又吸纳了黄胄、蒋兆和、徐悲鸿等人
的精华，既研究宋代用线之法，又吸收浙派运线
特长。作品既有深厚的传统底蕴，又有鲜亮的
时代特色。

多年来，马国强对美术人才极力提携推
介。他常说，自己的成长受到了多位前辈先生
的照拂，除了感恩，还要把“传帮带”的传统继承
发扬。马国强告诉我们，中原大地文化璀璨、积
淀深厚，绘画可以溯源至二里头文化，特别是北
宋绘画影响深远，为我们留下了“根子正、气象
大”的传统。新时期，应该用“中原画风”团结河
南画家，以“传统、生活、创新、中正”为创作定
位，创作出更多的精品佳作。马国强为此特意
撰文阐述，“中原画风”的创作思想是现实主义，
创作方法是基本写实。其中，“传统”与“生活”
解决创作源流问题，“创新”与“中正”则是技法
与风格要求。线质、墨韵要合乎传统，融南派水
墨淋漓、灵动隽秀与北派苍茫厚重、刚健雄强的
特点为一体，从而呈现“蓬勃、正大、刚健、醇雅”
的精神追求与艺术风貌。 (文/左赞）

艺之成当尽毕生之力
——谈马国强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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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范宽 溪山行旅图轴 206.3cm×103.3cm
绢本墨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马国强 等活 纸本设色马国强 又抢救出一条生命 纸本设色

吴茀之 芦白螯肥 32cm×44cm 纸本墨笔 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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